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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启金：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党的十九大代表，国网
宿州供电公司二级职员、输
电运检中心带电班班员，安
徽省总工会兼职副主席。曾
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
能手、全国敬业奉献道德
模范。

政协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系列报道

“呜……”伴随着长长的汽笛声，一列绿
皮火车驶进宿州站，站台上的旅客瞬间躁动起
来，肩背手提着行李朝一个个车门涌去。瘦弱
的许启金挎着个大篮子，被大包小箱、解放
鞋、的确良裹挟着上了车。车厢过道里挤满了
人，打牌的、聊天的、带孩子的，一声高过一
声，许启金在原地站了半天，终于抬起头，张
了张口，却没喊出声，赶忙又把头低下。

这也难怪，公认的尖子生许启金早早就被
大家认定将来是要上大学的，奈何高考前一场
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一切落空。如今准大学生变
成待业青年，为了尽快赚钱补贴家用，不得不
帮着亲戚在火车上卖烧鸡，可偏巧他又是个不
爱说话的蔫葫芦，怎么吆喝得出口。幸好后来
有表弟过来帮忙叫卖，他只管算账，这才把一
篮子烧鸡卖掉。

出了车站，许启金蔫头耷脑地往家走，发
现一群人围着路边的公告栏议论纷纷，走过去
一看，原来是政府要组织招工。许启金顿时两
眼发光，认认真真看了两遍，确认无虞，转身
就往家跑。他要抓住这个机会！招工的单位很
多，他不敢选大家都抢着去的物资局、粮食
局、化肥厂，稳妥起见报了最冷门的供电局。

■爱一行干一行？

干一行爱一行！

许启金对于电的理解其实很模糊，小时候
在农村，家里穷，煤油灯点不起，只能点柴油
灯，每天鼻子下面都是黑黑的。第一次见到电
灯是在城里的亲戚家，一根绳连着，一拉，

“啪嗒”一声，灯亮了，再一拉，“啪嗒”一
声，灯又灭了。这可把许启金新鲜坏了，忍不
住地拉个没完，似乎多试几次就能找到其中的
奥秘，直到被大人凶，才不得不住手。

报考岗位时，许启金以为工作内容就是在
屋里修灯泡、布电线，风吹不到日晒不着，和
坐办公室差不多。谁知供电工作分为发、输、
变、配四个部分，他被分在了最苦的输电线路
区。苦是因为工作地点都在野外，野外不是室
外，大家回想一下印象中见到那种高高大大像
钢铁巨人一样的电线杆塔都是在什么地方？不
是荒山野岭，就是望不到边的庄稼地里，反正
和人烟、房屋基本没什么关系，而线路工人的
主要工作就是保证这些“钢铁巨人”安全稳定
运行。许启金自嘲：“好不容易从农村回到城
里，这下可好，又回农村了。”

“落差这么大，当时肯定很郁闷吧？”记者
问道。

“没有，一点都没有。”怕记者不信，转身从
书架里翻出本《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王铁
人》，泛黄的纸张、1毛8分钱的定价足以证明它
的年代。“这是我工作后买的第一本书，我们那
个年代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劳动最光荣，工人老
大哥，我想成为那样的人。”继而又有几分自豪
地说道：“从此我就是拿粮本的人了。”

“粮本？”记者不解。
“就是吃上商品粮。”
农村长大的许启金爬树在行，爬电线杆也

不在话下——24米高的杆塔，最多两分半钟就
能上去。电路检修时人员要分两组，一组上杆，
一组在地面做辅助，哪个辛苦不言而喻。猴儿一
样灵活的许启金大多时候都被分配在上杆那
组，对于这样的安排，他总是无条件服从。

有人看不下去替他抱不平：“这也太吃亏
了！”许启金却觉得自己占了个大便宜，只管傻
乐：“我干得多，技术才能好啊。”技术这个东西，
多干一两天甚至一两年也很难看出什么，得一
点点积累磨炼，几年下来自然见高下。

1991年厂里组织技能比赛，一共四个项
目，别的工区都是随便报名，惟独线路区，每
人只能报两个项目，理由很充分：不能让许启
金把第一包揽了。

电力行业工作者也算是无名英雄，平时没
事的时候，老百姓也想不到他们，想到他们的
时候，都是停电出故障了。所以，平时不被记
得反倒成了对他们工作的一种肯定。刚参加工
作那会儿，一维修线路就得停电，碰上大检
修，停个两三天也是常有的事。县委书记都成
了线路班的编外人员，检修几天他就陪几天，
第一时间协调需要配合的部门和村民，说到底
还不是因为县里大大小小的工厂都在等着电开
工！后来省里组织带电作业培训，许启金作为
第一批队员前往。带电作业，顾名思义就是在
线路正常通电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维修。普通家
用220V的电压，碰一下都是要命的事，更何
况是几十万伏的高压电？一个不小心就直接

“火化”了。
“没那么吓人，穿着防护服呢，只要胆大

心细，按规程操作，都不会有事。”许启金嘴
上说得轻飘飘，可跟家里却只字不提关于带电
作业的事，一瞒就是30多年。

而这后来也成了带电作业班的传统，对家
人一概只说爬杆，不提带电。

■我想当个发明家

工作干得久了，慢慢也会从中发现一些问
题：这个钳子用起来不太顺手，操作空间小，
不好对准；这个固定器存在安全隐患，水平拉
力过大时卡扣会松动，总之都是些不起眼的小
地方。许启金琢磨着，能不能给钳子瘦个身？
把卡扣上的铁片变成半圆形？只需稍加改动就
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虽说只是改个小配件，可毕竟没有现成的
东西。造零件这事已经超出许启金的能力范
围。起初他拿着烟陪着笑脸请修理厂的师傅帮
忙做一个试试，一来二去混熟了，索性自己跟
师傅学起了车工：从废品收购站淘来二手的工
具，在自家阳台搭起小车间，每天下了班往那
儿一猫就是几个小时。妻子看着一堆破铜烂
铁，没好气地说：“咋地，你还想当个发明
家？”许启金抿着嘴不吭声，手里的钳子猛使
了下劲，心里说：“咋啦，我就是要当个发明
家。”

几年下来，许启金陆陆续续发明了不少东
西，无一例外都成了工友们爱不释手的小工
具。好用是好用，可大家总觉得这应该算是技
术改进，还够不上“发明”这么高大上的词。
许启金并不在意，只管做自己的。

2003年，许启金制作的线路滑车吊点卡
具，在宿州电力公司的内部评比中获得三等
奖，送去省电力公司参评，却意外获得一等
奖。评委们一致看好他的发明，还推荐他去参
加中国质量协会在西安举办的“舜杰杯”QC
小组成果发表赛。

这可是公司第一次参赛，就凭这么一个小
卡具？许启金心里也没底，到了比赛现场如同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新鲜又害怕，看着前面的
参赛队伍有说相声的，有唱快板的，介绍起自
家作品花样百出，轮到自己上台时，心已凉了
大半。好在他们是全场唯一带着作品实物来
的，嘴笨说不过人家，索性直接演示给大家
看，找个架子把卡具往上一安，再找几根绳子
模拟电线，拿着扳手就开干。硬着头皮演示完
了就算完成任务了，哪还敢想得奖的事，不等
比赛结束，心灰意冷的许启金就急匆匆地踏上
了回程火车。

“铃……”电话响起。
“恭喜你们获得一等奖，赶快过来领奖！”
领奖？！许启金以为自己听错了，愣了半

天才磕磕绊绊地回道：“我，我，我在火车
上。”

谁说发明创造就只能是科学家的事，扎根
一线的工人一样也能！

奖拿得多了，有人说起酸话：“这有什
么，我早就想到了，只是没做而已。”许启金
却从中听出了另一层意思，“对啊，我能发现
技术创新的地方，其他工友肯定也能，而且可
能比我发现的更多，只不过是受条件所限没能

实现。如果能有个平台，谁有想法了就在这里
说说，大家一起想办法，同时在资金、技术、
设备上能给予一定支持的话，一定会有更多发
明诞生。”2010年，在公司的支持下，启金工
作室正式挂牌成立。

许启金把自己当成了“砖”，期待能引来
更多的“玉”。

配电班的姚班长对此深有感触，原来最怕
换电流互感器——浇筑的铁疙瘩，将近200
斤，四四方方没个抓的地方，只能靠人抬着更
换，接口误差要求在2毫米内，要在1.5米的
操作空间里更换3个才算完成一组。即便是壮
实的小伙子，6个人一天也只能换一组。

怎么才能省点力气？姚班长把他的想法带
到了工作室。用小车推进去最省力；精度又如
何保证？在推车四角加上调节器，使其可以上
下左右任意调节；调节器的把手定做太贵了。
要不把煤气罐上的拆下来试试？就是这么一个
不起眼的小车，如今再换电流互感器，8个人
一天能完成40组！

■老九

“早，老九。”上班路上，一位老师傅笑盈
盈地跟许启金打着招呼。

老九，谁能想到这个语气间倍感亲切的称
呼，由来却是有几分戏谑。

同事们对许启金的评价：话少、能干、爱
学习。他对书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不论家里
还是办公室，最显眼的都是一个又一个大书
架，文学、历史、哲学，当然最多的还是关于
电力的书，几乎每一本都被翻得卷起了边。

入职时，许启金是电路小白，厂里发了两
本供电线路教材，他宝贝一样包好书皮，看了
一遍又一遍。别人是下班抽空看，他是随时随
地看，每次检修爬上爬下大半天，中午休息大
家都是找块树荫打牌聊天，唯独他躲在一旁看
书，显得有些不合群。日子久了，工友们调
侃：“天天抱着本书，真把自己当成工程师
了。”许启金抬头回应以憨笑。渐渐地，工友
们都改叫他“许老九”。

“老九”，这又何尝不是他埋在心底的向往。
许启金活照干、书照看，只是从看书变成

了看纸条。工具包里都是扳手、钳子之类的铁
家伙，他怕把书磨坏，于是将一个个知识点抄
在小纸条上装兜里，也更方便随时拿出来背一
背。从此小纸条成了他的标配，39年间不知
抄了多少，右手中指被钢笔磨出的茧子，如今
已如黄豆般又大又硬。

2002年，厂里给线路工区配了台电脑，
许启金觉得这个东西好，做记录、查资料几下
就能搞定。可奈何那时候电脑金贵，锁在一个
小屋子里，用黄布盖着，只有新分来的大学生
才能操作，看得他心痒。公家的不行，那就自
己买。

电脑有了，望着键盘上26个字母许启金
犯了难——他不会拼音，打不了字。这可是跟
妻子软磨硬泡了好久，从生活费里挤出钱买
的，总不能当个摆设。许启金跑到书店里买来
看图识字的儿童贴画，挂在自家墙上，每天跟
着小朋友一起学，遇到弄不明白的地方就记在

小纸条上，第二天找单位的年轻人问。一个大男
人天天追着别人屁股后面问这么小儿科的问题，
这会儿他倒不怕不好意思了。许启金又是憨笑：

“不怕，不怕，都是为了学习。”
电脑为许启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如今的

他早已不再满足于查资料，玩起了专业的3D画
图。宿州供电线路6570多座杆塔全部被他装进
电脑，大到整个宿州地区的线路布局，小到每个
杆塔上有几个螺母，每个螺母多大，都能在他的
3D仿真模拟系统里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检修只
要进系统看看，就能精准规划方案。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和扎实的理论基础，许启
金成了电力行业的“大拿”，现在全国电力系统
用的《高压线路带电检修工岗位培训考核典型题
库》就是他编写的。

刚工作那会儿，许启金趁着去合肥学习的机
会，特意跑去安徽师范大学，就是想看看大学到
底是什么样子，悄悄在外面转了一圈，却终究没
能踏进学校大门。如今，他已经是安徽电气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指导教师、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客座
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特聘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校
外辅导员。

许启金被请进讲堂，成了名副其实的“老九”。

■管闲事

2015年，许启金被评为全国劳模，这是对
一个工人的最高褒奖。“最高”意味着肯定，也
意味着“到头了”。连许启金自己都觉得：“我就
是个工人，还能上天不成？”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安徽期间主
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
许启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被选为劳模代表，在
会上向总书记汇报创新工作成效，并被总书记评
价为“电网方面状元级的技术工人”。

2017年，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
2018年，成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从此，许启金作为一名工人，与专家、学

者、官员、企业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们一同
站上参政议政的舞台。他要为工人发声，更要为
时代思考。

许启金的全部生活总结起来就是，上班工
作，下班猫在家里学习。外人看起来十分无趣，
他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乐得其所。如今，政协
委员的身份让他不得不跳出两点一线的生活圈子
去管别人的“闲事”。

“管闲事”第一站——劳务市场。刚开始大
家看他穿着帆布工作服还以为是来抢工作的，对
他都是爱答不理。日子久了，看他总转悠找人拉
家常却从不真找工作，慢慢也就放下戒备。后来
知道他是政协委员，许启金再去劳务市场，进门
还没等站稳就有一堆人围上来，都是请他帮忙出
主意、反映情况，这些他一个不落地都记在了小
本子上。

2018年2月28日，许启金提交了他的第一
件政协提案《关于培养造就出更多高技能人才的
提案》。让他没想到的是，3月22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提高技术
工人待遇的意见》。“说明我想的是对的，我关注

的也是国家正在关注的。”许启金喜出望外，“闲
事”管得也越来越多。

有一次许启金去贵州作报告，休息时和厂长
聊天。“现在不愁没订单了，改愁没工人，咬着
牙开出上万的工资，依然招不来几个。”厂长诉
苦道。怎么会呢？劳务市场明明有很多人等着找
工作，许启金有些纳闷。再一细问，原来厂里缺
的不是普通工，是能操作数控机床的技术工人，
而且最好是有工作经验的熟练技工。

一边是劳务市场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一边
是工厂急等着用人，完全可以通过对产业工人的
技能培训使其相匹配，于是提交了《重视存量产
业工人的“转型升技”促进国家高质量创新发
展》的提案。

中国正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支撑这一
愿景的不仅有科技创新的力量，更需要一批高技
能的现代工人。从最初关注工人的待遇，到后来
关注工人的技能素养，许启金思考着。工人的力
量不止于此，产业工人是离一线最近的人，他们
的丰富经验也是实践创新的基础，于是又有了提
案 《着力打造劳模创新工作室“三大高地”》
《重视和促进产业工人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许启金在用他的思考回答着时代的命题。

■师父

工作近40年，许启金获得的各种证书奖状
不计其数，他从一摞里随便抽出几个，“这个是
全国劳模证书，这个是十大能工巧匠证书，这个
是优秀党员……”每一个都不等记者细看就随手
往旁边一扔，走马观花地翻着一摞又一摞，“这
个，这个你一定要好好看看！”许启金突然激动
地把证书递到记者面前，用手指着一个字一个字
地念道：“许启金、廖志斌同志在‘导师带徒’
活动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被授予‘师徒标杆’
称号。我最喜欢这个，这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线路作业不同于其他，有再多理论，最后都
得落到实操，而实操技术如何，全靠老师傅手把
手带。当年带许启金的师傅是个老大粗，不会讲
什么大道理，记得一次一起去维修，路过一片水
田，老师傅双手撑着大腿，马步一扎，往前一
倾，一句：“上来。”他不明白什么意思，站在原
地没动，“快点，别磨叽，鞋粘上泥了爬杆容易
打滑。”趴在师傅背上那一刻他才明白，是“师
父”而非“师傅”。

吴伟，作业班班长，许启金的大弟子。“师
父跟其他人不一样，别的师父都是正式操作前把
技术要领絮絮叨叨反复讲，师父通常只给我讲一
遍，然后就带着我一起上杆。他检修，我在旁边
递工具。”递工具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这样
能更直观地看到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怎么做，
反而记得更牢。

这天吴伟想着，前两天刚大修完，应该没什
么事了，1米 8的大小伙子总还想耍耍帅，西
服、衬衫、领带、锃亮的尖头皮鞋，穿着这身行
头就去上班了。师父看了没说什么，只是接下来
在晨会上宣布今天巡线，并且将其中最长的一段
分给了他。

作业班的工作分为检修和巡线两项内容，巡
线就是定期把所有杆塔巡视一遍，将发现的问题
记录下来，方便后续维修。十几公里乡间野外走
下来，吴伟快要脱层皮，回去时哪还顾得上帅，
直接光脚拎着皮鞋站在路边等车。

第二天上班。“吴伟，你过来一下。”听到师
父的召唤，吴伟吓得够呛，以为又要挨批。师父
的语气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你巡线的质量还是
不错的，个别地方我帮你改了下。”翻开师父递
过来的巡线记录本，吴伟昨天的记录是：220kv
姬刘线58到59号杆塔之间有树需要关注，63号
杆塔有自爆绝缘子。师父用红笔在下面批注：树
在线路正下方，还是在15米的防护区内，目测
距离线路多远？树要写清是高杆树木还是风景
树、果树、杂树；绝缘子要写清是哪一组、第几
个发生自爆。末了还有一条提醒：规范的记录才
可以有效提高运行和检修质量。

前一天的事师父一句没提，却让吴伟彻底长
了记性。

如今吴伟当了班长，更能体会当初师父的良苦
用心，也用师父那一套继续教着一波又一波徒弟。

烈日下，金黄的麦田里，几个蓝色的小点
在移动，许启金和徒弟们在地面做辅助，不管
手上在干什么，几个人的眼睛都始终齐刷刷地
盯着上方，高高矗立的钢铁巨人
守卫着远方的城市，他们守
卫着钢铁巨人。

咱们工人有力量
本报记者 刘嫣


